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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宗与正统:北齐宗庙变迁与帝位传承

姜 望 来

摘 要: 北齐高氏统治时期，帝位传承存在着子继与弟及之深刻矛盾，其宗庙变迁则

反映此种矛盾之发展与变化并关涉皇权政治盛衰:自文宣至武成统治前期，北齐宗庙建

设基本保持稳定与延续，表明高齐前期兄终弟及之继承方式尽管不能从制度上得到公

开承认，但是从北齐宗庙中诸兄弟并列、后继之弟对前朝之兄基本予以承认和尊重来
看，弟及观念在北齐统治阶层尤其是高氏皇族内部被认可和在皇权传递中被践行;但随

武成统治后期企图改变高氏前期帝位继承以兄终弟及为主之旧传统、确立帝位在武成
一系父死子继之新皇统，有关宗庙及功臣配饗之变迁陆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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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斯·韦伯:“家族及氏族团体需要有一个自己的神，而且自然会求之于祖先的精灵……家族内的祖先崇拜有
高度发展者，通常与此一家族内家父长制结构的发展齐头并进……有效地决定及固定家族内所有的法律关系，妻子与继
承者的正当地位，儿子与父亲、兄弟之间的关系……类似的宗教动机也影响到长子的继承权( 不管是唯一继承，还是优先
继承权) ，虽然其间也牵涉军事与经济的因素。”［德］马克斯·韦伯著，康乐、简惠美译: 《宗教社会学》第一章“宗教的起
源”，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19 － 20 页。具体的实例，如亨利·富兰克弗特在考察古代埃及王权继承时
所论:“国王祖先崇拜最古老的形式以及一种从未被取代的形式构成了集体崇拜……每一个去世的国王变成了奥西里
斯; 但是随着时间的迁移，他甚至丢失了那种严肃的个性，而且作为‘荷鲁斯追随者’中的一个，即帕或涅亨的‘灵魂’的
一个，他带着那种朦胧的精神力量出现，这种精神力量自远古以来就已经支持了活着的统治者和荷鲁斯御座上的继承者

……涅亨的灵魂被证明属于国王祖先集体，这个国王祖先集体被一个来自喜乌特的祭司名字称为荷鲁斯的追随者……
国王的存在也被放在了祖先的监护之下。”［美］亨利·富兰克弗特著，郭子林、李岩、李凤伟译:《王权与神祇》第七章“国
王的支持者: 国王的祖先”，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07 年，第 137 － 145 页。

祖先崇拜作为人类社会早期几乎是共有的观

念与现象，在古代诸文明形态中普遍存在并起到

重要的作用，其中对于继承制度( 主要为王权继

承制度) 的影响亦不容忽视①。古代中国同样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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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皇室之祖先崇拜相当发达并深刻影响到现实

政治①，其间联系之纽带即所谓宗庙②; 帝王设宗

庙以祭祀祖宗之重要性，《册府元龟》卷二八《帝
王部·奉先》有概括说明:

《传》曰: 慎终追远，民徳归厚矣。《孟
子》曰: 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故王者富有
四海，风化兆庶，莫不推因，心之孝奉，如在之

灵。聚昭穆而举禘祫，祖有功而宗有徳，申严
配于上帝，饬庙貌于都邑。

又同书卷一八九《闰位部·奉先》:

夫有国家者，曷尝不宗祀以本仁，作庙以

观德，尊祖以致孝，奉先以尽礼……东魏北齐
以及朱梁，虽国褊运促，日不暇给，而崇荐尊

称肃祗尝事亦未曾阙焉。

《册府》举北齐高氏等为例，意在说明即使
“国褊运促”之“闰位”政权亦重视宗庙祭祀。高
齐立国虽短( 550 － 577) ，其一如前代注重宗庙建
设、其宗庙制度基本沿袭前代，自无疑问; 不过，有
关北齐宗庙之史实，颇有疑难或阙略之处，其中所

涉前后变迁又与皇权政治深相关联，因此，本文拟

参据前贤研究成果，就北齐宗庙变迁之大致情形

及其与高氏帝位传承和后期政治乱局之关系，作

出一些考订、论证或推测，以期有助于相关论题之
解决或推进③。

一、祖宗之位: 北齐宗庙建设

北魏末年高欢崛起并掌握朝政，由此开启东

魏( 534 － 550 ) 、北齐( 550 － 577 ) 高氏统治时期。
高氏建立宗庙，始于东魏武定六年( 548 ) 高欢子
高澄执政时，不过其时高澄名义上仍是魏臣，故其

立庙仍依诸侯五庙之制④。《隋书》卷七《礼仪志
二》:

后齐文襄嗣位，犹为魏臣，置王高祖秦州

使君、王曾祖太尉武贞公、王祖太师文穆公、
王考相国献武王，凡四庙。

《魏书》卷一〇八之二《礼志二》:

武定六年二月，将营齐献武王庙，议定室

数、形制。兼度支尚书崔昂……等议: “案
《礼》，诸侯五庙，太祖及亲庙四。今献武王
始封之君，便是太祖，既通亲庙，不容立五室。
且帝王亲庙，亦不过四。( 后略) 。”诏从之。

按，晋代以后，有所谓太祖未升虚位以待之

说，即七庙而祀六世、五庙而祀四世，如《晋书》卷
一九《礼志上》:

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丙寅，受禅。丁卯，
追尊皇祖宣王为宣皇帝，伯考景王为景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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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马克斯·韦伯:“不管实际情况如何，在历史上，中国人民的最基本的信仰一直是相信祖宗神灵的力量，虽然不是
只相信自己祖灵的力量，但基本上是; 相信自己的祖灵起着在天神或上帝面前转达后辈愿望的中介人的作用———这种作
用从礼仪和文化上得到了证明;———相信必须无条件地向祖灵贡献牺牲，以使他们心满意足，抱持良好的情绪。皇帝的
祖灵几乎与天神的仆从同列”，“国家规定的‘世俗宗教’不过是对祖先神灵力量的信仰和崇拜”。［德］马克斯·韦伯著、
王容芬译:《儒教与道教》，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133 － 134 页、第 183 页。

《礼记·祭统》:“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孙希旦: 《礼记集解》卷四七，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年，第 1236 页;《礼记·曲礼》:“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凡家造，祭器为先，牺赋为次，养器
为后。”《礼记集解》卷五，第 116 页。
北齐宗庙制度之研究，请参见( 日) 金子修一《关于魏晋到隋唐的郊祀、宗庙制度》( 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

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 及《古代中国と皇帝祭祀》( 汲古书院 2001 年版) 、高明士《皇帝
制度下之庙制系统———以秦汉至隋唐作为考察中心》( 《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1993 年第 40 期) 、陈戍国《魏晋南北朝礼
制研究》(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 、郭善兵《中国古代帝王宗庙礼制研究》( 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梁满仓《魏晋南
北朝皇家宗庙制度述论》( 《中国史研究》2008 年第 2 期) 等论著有关北齐之部分; 北齐宗庙变迁之研究，周一良先生在其
《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之“高洋庙号”条中已考释北齐文宣帝高洋庙号、谥号之改易，并敏锐指出:“反映北齐朝廷屡易皇
帝，政治动荡，以致本纪之记载亦不能无纰漏也。”《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北京: 中华书局，2007 年，第 411 － 412 页。本文
关注北齐宗庙，重心不在于制度本身( 庙数、建筑样式、祭祀仪轨等) ，而在于北齐一朝皇权政治运作中与宗庙有关的活
动即所谓宗庙之变迁( 如宗庙建设、祖宗名号、功臣配饗等) 。
古代宗庙之数虽有异同与争论，仍以天子七庙、诸侯五庙之制为主流，如《礼记·王制》所记:“天子七庙，三昭三

穆，与大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大祖之庙而五。”《礼记集解》卷一三，第 343 页。



考文王为文皇帝……于是追祭征西将军、豫
章府君、颍川府君、京兆府君，与宣皇帝、景皇
帝、文皇帝为三昭三穆。是时宣皇未升，太祖
虚位，所以祠六世，与景帝为七庙，其礼则据

王肃说也。

及《隋书》卷七《礼仪志二》所记:

晋江左以后，乃至宋、齐，相承始受命之
主，皆立六庙，虚太祖之位。宋武初为宋王，
立庙于彭城，但祭高祖已下四世。

高澄从诸侯五庙之制而实立四庙，缘由即在于暂

时虚太祖( 齐献武王高欢) 之位。
高澄弟高洋受魏禅建立北齐政权之后，很快

即着意于宗庙建设，遵循天子七庙规格之皇室宗

庙，始于文宣帝高洋天保元年( 550) 。《北齐书》
卷四《文宣纪》:

( 天保元年五月) 诏追尊皇祖文穆王为

文穆皇帝，妣为文穆皇后，皇考献武王为献武

皇帝，皇兄文襄王为文襄皇帝，祖宗之称，付

外速议以闻……甲戌，迁神主于太庙。……
( 二年正月) 辛亥，有事于园丘，以神武皇帝

配……( 十月) 丁卯，文襄皇帝神主入于庙。

《隋书》卷七《礼仪志二》:

文宣帝受禅，置六庙: 曰皇祖司空公庙、
皇祖吏部尚书庙、皇祖秦州使君庙、皇祖文穆
皇帝庙、太祖献武皇帝庙、世宗文襄皇帝庙，
为六庙。献武已下不毁，已上则递毁。并同
庙而别室。既而迁神主于太庙。文襄、文宣，
并太祖之子，文宣初疑其昭穆之次，欲别立

庙。众议不同。至二年秋，始祔太庙。

以上两段史料所反映或关涉之自高洋始，中经高

洋弟高演( 孝昭帝) ，至高演弟高湛( 武成帝) ，高

氏三兄弟先后从事之宗庙建设情况，有以下四个

问题需要加以注意和讨论。
其一，高洋所立庙数。《隋书》明确记载文宣

“置六庙”，并具举所祀六世宗亲，“皇祖司空公”
即高洋六世祖高庆，“皇祖吏部尚书”即五世祖高
泰，“皇祖秦州使君”即四世祖高湖，“皇祖文穆皇
帝”即祖父高树，“太祖献武皇帝”即父高欢，“世
宗文襄皇帝”即兄高澄; 颇为奇怪的是，高澄时代
入庙数之高澄、高洋兄弟曾祖高谧即所谓“王曾
祖太尉武贞公”此时未列入宗庙。① 不管怎样，参
据晋、宋以来太祖未升则虚位以待之惯例，及此前
高澄依诸侯五庙之制而实立四庙之事实，可知高

洋虽从天子七庙之制，但以太祖( 高欢) 未升而置

六庙，当无疑义。②

其二，文襄神主祔庙。高齐建国立庙之始，即
遇到兄弟相继登位情境下，兄弟在宗庙中昭穆位

次即兄弟是否相承为后、为同世还是异世问题，一
如之前两晋时代之困境。《廿二史札记》卷八“晋
帝多兄终弟及”条:

晋司马师、司马昭相继专魏政，是开国时
已兄弟相继。后惠帝以太子太孙俱薨，立弟
豫章王炽为皇太弟，即位，是为怀帝。哀帝
崩，母弟奕立，是为废帝海西公。安帝崩，母
弟德文立，是为恭帝。以后惟北齐文宣、孝
昭、武成，亦兄弟遞袭帝位，然孝昭废济南王
而自立，武成废乐陵王而自立，非晋之依次而

立也。③

按，中国古代皇位继承，自西周创立宗法制度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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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高氏先祖事迹、名讳，见《北齐书》卷一《神武纪上》、《北史》卷六《齐本纪上·高祖纪》。高齐先世很可能有所伪
托，史载谱系未必可靠，高谧于文襄立庙时得列入，于文宣立庙时不得列入，大概至武成时又得列入宗庙，或许也与高氏
伪造先世谱系所致的混乱有关。不过，高齐氏族问题历来聚讼纷纭难有定论，又此与本文主旨无甚关系，因此不拟多加
涉及，略附记于此以资参证。
陈戍国以北齐无七庙之设，基本可信:“此两朝( 按，指北齐、北周) 短祚，等不及始祖正位而已亡国，均无七庙之

设。”( 《魏晋南北朝礼制研究》，第 391 页) 郭善兵则指陈说不确，并云: “《隋书》史臣可能疏漏了高澄、高洋兄弟的曾祖
父，即太尉武贞公庙。因为直到高洋的弟弟武成帝高湛在位时，皇帝宗庙中尚有其曾祖太尉武贞公的神室……北齐初实
行的不是《隋书》史臣记载的六庙，而是七庙之制。”( 《中国古代帝王宗庙礼制研究》，第 346 页) 郭氏所言有所得有所偏:
注意到了“太尉武贞公”当然值得肯定，不过认为《隋书》史臣有所遗漏恐怕失于臆测。
赵翼:《廿二史札记》，北京: 中华书局，1984 年，第 163 页。



嫡长继承原则以来，父死子继乃成为历代遵循之

基本制度，不过在政治实践中，因为种种原因，也

不时有兄终弟及现象出现，尤其以赵翼本条所言

及之两晋及北齐时代较为典型①。曹魏后期，司
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兄弟三人先后执政，由
此奠定西晋武帝司马炎( 司马昭子) 开国之基础，

晋建立后分别被追封为高祖宣帝、世宗景帝、太祖
文帝，为不毁之庙②。其后晋室兄终弟及现象增
多，于是引起兄弟相承应否为后、昭穆世次是否为
一、七庙之数以何为准之激烈争论，“经过辩论，
最终依据贺循兄弟为昭穆同世之说，以及华恒宗

庙庙数当依据世数，而非宗庙神主数确定说定制

……这一观念的确立影响极其深远，据刘宋时期
范晔关于东汉初期所立‘四亲庙’的记载，从南朝
时期出现兄弟相继即位为君情形时，再未见史书

中有关于此问题争论的记载皆可得到印证”③。
北齐高欢、高澄、高洋父子兄弟三人先后相承

创业建国，与晋司马氏父子兄弟三人创业奠基，情

形极为类似，故其宗庙创制在处理兄弟关系时有

可资借鉴之前代旧轨; 不过高洋最初仍有所犹疑，

此从其兄文襄帝高澄神主是否祔于太庙一事体现

出来，即前引《隋书·礼仪志二》所谓“文襄、文宣，
并太祖之子，文宣初疑其昭穆之次，欲别立庙。众
议不同。至二年秋，始祔太庙”。按，高洋登帝位
之初，即追尊祖、父、兄三代为帝，反映其对兄长高
澄在高齐建国过程中的功业与地位予以承认，但

又不愿高澄神主入太庙，即似乎有意降低甚至否

认高澄在高氏皇统中之地位，其间矛盾，恐怕不仅

仅因为有疑于兄弟昭穆之次，深层原因当在于对

身后帝位传承之考虑。高洋以弟继兄执掌东魏朝
政并进而篡魏，登帝位后虽然曾在传弟与传子之

选择上有过犹豫④，不过从其早立太子( 高殷，即

北齐废帝) 及终于传位太子而非诸弟或兄高澄之

子，可见其否定皇位传承兄终弟及、希望高氏帝系
固定于己身一脉之意图。但在“众议不同”的压
力( 可能来自家族也来自群臣) 之下，高洋作出让

步，高澄神主于天保二年( 551 ) 十月迁入太庙。
自此以后至武成时，高齐诸帝以弟及方式登帝位

者( 文宣、孝昭) ，其身后神主皆得以入于太庙，沿
袭了晋宋以来之轨辙。但应指出，从天保初年文
襄神主祔庙事件，已可见宗庙与帝位传承之间微

妙关系，亦为北齐时代宗庙变迁埋下伏笔。
其三，孝昭时代关涉宗庙之举措。前引《隋书·

礼仪志二》关于北齐宗庙记载之文字，并未涉及孝昭
帝高演时期有关状况，但是并不意味着孝昭无所表

现。《北史》卷七《齐本纪中·孝昭帝纪》:

( 皇建元年) 九月壬申，诏议定三祖乐

……( 十一月) 癸丑，有司奏太祖献武皇帝庙
宜奏《武德》之乐，舞《昭烈》之舞。世宗文襄
皇帝庙宜奏《文德》之乐，舞《宣政》之舞。显
祖文宣皇帝庙宜奏《文正》之乐，舞《光大》之
舞。诏曰可。

孝昭皇建元年诏定三祖乐，此所谓“三祖”，即太
祖献武帝高欢、世宗文襄帝高澄、显祖文宣帝高
洋。⑤ 按，古制天子七庙，一祖庙二祧庙四亲庙，
亲庙叠毁，祖、祧三庙不毁，始见于曹魏时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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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中国古代皇位继承制度基本情形，可参程维荣《中国继承制度史》( 东方出版中心 2006 年版) 、周良霄《皇帝与皇
权》第八章“继位与分封”(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 有关内容。

《晋书》卷三《武帝纪》:“( 泰始元年十二月丁卯) 追尊宣王为宣皇帝，景王为景皇帝，文王为文皇帝。……( 咸宁
元年) 十二月丁亥，追尊宣帝庙曰高祖，景帝曰世宗，文帝曰太祖。”同书卷一九《礼志上》:“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丙寅，受
禅。丁卯，追尊皇祖宣王为宣皇帝，伯考景王为景皇帝，考文王为文皇帝……于是追祭征西将军、豫章府君、颍川府君、京
兆府君，与宣皇帝、景皇帝、文皇帝为三昭三穆。是时宣皇未升，太祖虚位，所以祠六世，与景帝为七庙，其礼则据王肃说
也。”同书卷六八《贺循传》记贺循于东晋元帝时议宗庙云:“景帝盛德元功，王基之本，義著祖宗，百世不毀。”两晋宗庙制
度及变迁，参郭善兵《中国古代帝王宗庙礼制研究》第四章之第二、三节，第 254 － 278 页。
郭善兵:《中国古代帝王宗庙礼制研究》，第 265 － 266 页。又可参前揭梁满仓《魏晋南北朝皇家宗庙制度述论》

有关两晋宗庙“以昭穆为世数”之论述( 第 24 － 25 页) ，及邹远志《略论两晋兄弟相承应否为后议题》( 《求索》2008 年第
11 期) 。
参拙撰《高洋所谓“殷家弟及”试释》，《武汉大学学报》2010 年第 2 期。
高欢庙、谥号初为太祖献武皇帝，后改高祖神武皇帝; 高洋庙、谥号初为高祖文宣皇帝，中改威宗景烈皇帝，后改

显祖文宣皇帝。详见下节所论。



祖”，当即指此不毁庙之一祖二祧①; 北齐孝昭时
所谓“三祖”，暗示孝昭很可能定制以高欢、高澄、
高洋为一祖二祧，其庙不在遞毁之列。此前文宣
帝时已规定“献武以上不毁，以下则递毁”，“献武
以下”指高欢、高澄父子，至孝昭时加入高洋为三
祖。② 孝昭以高澄父子三人为宗庙三祖并下诏制
定三祖庙乐，显示孝昭承认且尊重其兄高澄、高洋
之创业功勋和承统地位。
其四，武成前期关涉宗庙之举措。据前引

《隋书·礼仪志二》之“河清定令，四时祭庙禘祭及
元日庙庭，并设庭燎二所”，武成河清年间对于宗
庙祭祀仪节大概有所增饰，不过详情除此处所引

外已难确知。又《隋书》卷一四《音乐志中》:

武成之時，始定四郊、宗庙、三朝之樂
……以高祖配饗，奏武德之樂，為昭烈之舞
……其四時祭庙及禘祫皇六世祖司空、五世
祖吏部尚書、高祖秦州刺史、曾祖太尉武貞
公、祖文穆皇帝諸神室，並奏始基之樂，為恢
祚之舞。高祖神武皇帝神室，奏武德之樂，為
昭烈之舞。文襄皇帝神室，奏文德之樂，為宣
政之舞。顯祖文宣皇帝神室，奏文正之樂，為
光大之舞。肅宗孝昭皇帝神室，奏文明之樂，
為休德之舞。
鼓吹二十曲，皆改古名，以叙功德。( 以

下具列二十曲名目，第一至第七叙高欢，第八

至第十一叙高澄，第十二至第十六叙高洋，第

十七叙高演，第十八至二十叙时主即武成本

人，文字从略。)

武成在孝昭诏定三祖乐之基础上，进一步制定诸

祖庙乐③。武成又制定鼓吹二十曲，以叙祖宗功
德，其中叙其父高欢者七曲，叙其兄高澄者四曲，

叙其兄高洋者五曲，叙其兄高演者一曲，叙时主即

武成本人者三曲。从武成制定庙乐，及以鼓吹二
十曲叙父及三兄功德( 尽管其间数量有所等差) ，

仍可反映武成统治前期( 即位至内禅) ④，其对已

逝世之亡兄皇帝三人，至少从表面上看比较尊重，

并无排抑之举动。
自文宣至武成前期，北齐宗庙建设大略如上

所论列，可以看出基本上保持了稳定与延续性。
文宣、孝昭、武成三帝，均以弟及方式登位，虽然几
乎每一次继位都伴随着围绕弟及与子继矛盾而来

的残酷政治斗争，但北齐统治尚基本稳定，说明高

齐前期兄终弟及之继承方式尽管不能从制度上得

到公开承认或确认，但是从北齐宗庙中诸兄弟并

列、后继之弟对前朝之兄基本予以承认和尊重来
看，弟及观念之在北齐统治阶层尤其是高氏皇族

内部被认可和在皇权传递中被践行，应无疑问。
然而，随着河清四年武成帝以内禅方式传位太子

高纬而自为太上皇，高氏前期储位继承以兄终弟

及为主之传统被终止而被父死子继所成功代替，

北齐帝位传承之系统发生重大改变，由此引起一

系列政治上的变动，尤其在皇室宗庙及与宗庙有

关的功臣配饗上集中体现出来。

二、正统之争: 北齐宗庙变迁与帝位传承

北齐前期诸帝，除去创业之祖高欢外，其余继

统之文襄帝高澄、文宣帝高洋、孝昭帝高演、武成
帝高湛，皆高欢之子。文襄、文宣、孝昭崩后，子皆
不得立或立而旋废; 文宣、孝昭、武成，皆以弟继兄
而登皇位，但弟及并非朝廷公开承认之皇位继承

制度，诸帝即位后也无法公开否认父子相继之合

法性。如《文馆词林》卷六六八《北齐孝昭帝即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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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礼记·祭法》“王立七庙……远庙为祧，有二祧”条郑氏注曰:“天子迁庙之主，以昭穆合藏于二祧之中。”《礼记
集解》卷四五，第 1198 页。《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 景初元年五月) 有司奏: 武皇帝拨乱反正，为魏太祖，乐用武
始之舞。文皇帝应天受命，为魏高祖，乐用咸熙之舞。帝制作兴治，为魏烈祖，乐用章斌之舞。三祖之庙，万世不毁。其
余四庙，亲尽迭毁，如周后稷、文、武庙祧之制。”《晋书》卷六《肃宗明帝纪》载太宁三年七月诏云:“又宗室哲王有功勋于
大晋受命之际者，佐命功臣，硕德名贤，三祖所与共维大业，咸开国胙土、誓同山河者，而并废绝，禋祀不传。”
梁满仓:“( 高洋) 还特别规定‘献武已下不毁，已上则递毁’。这个规定包括两层意思，一个是不毁之庙不仅仅

是太祖一个; 另一个是不可能太祖以下所有宗庙皆不毁，而是太祖以下一昭一穆三庙不毁。所以，高洋考虑到自己和高
澄都是太祖之子，‘疑其昭穆之次，欲别立庙’，恰恰说明了他建立三个不毁之庙的意图。高洋死后，其子高殷追谥其为
高祖文宣皇帝，从高祖的庙号看，应当是居于不毁地位。”《魏晋南北朝皇家宗庙制度述论》，第 34 页。
其中有关于曾祖太尉武贞公神室所奏乐及舞之规定，大约文宣立宗庙时未进入之高氏兄弟之曾祖高谧此时得

列入宗庙。此有些不同寻常，但暂时无法判断究竟蕴含何种意义，姑且存疑。
武成以大宁元年( 561) 十一月继兄孝昭登帝位，河清四年( 即后主高纬天统元年，565) 四月禅位后主，但直至天

统四年十二月崩前仍以太上皇帝身份处理政务，乃实际上最高统治者，与其禅让前并无多少差别。本文将武成自即位至
去世之一段时期，均视为武成统治时期，而以河清四年武成内禅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大赦诏》:

宣皇晏驾，济南王弱年承统，君临四海，

余祉愆应，遘疾弥留。一日万机，事多拥滞。
加以溺近奸慝，疏斥忠良，勋旧咨嗟，朝野侧

目。太皇太后流圣善之念，弘厚载之仁，虑深
艰危，情兼家国。爰诏寡薄，缵承鸿绪……社
稷事重，宗祀难旷，获畏尊亲之命，下逼群公

之请，辞不获免，遂践皇极。①

孝昭废黜文宣子废帝而登帝位，但对废帝子继之

合法性并无异辞，而只能以废帝“遘疾弥留”、“溺
近奸慝，疏斥忠良”为废立之籍口。又《文馆词
林》卷六六八《北齐武成帝即位改元大赦诏》:

继立之义，理属储两。深顾冲弱，弘此远
图。近舍周典，上循商制。爰命寡薄，入纂
洪基。②

所谓“近舍周典，上循商制”即舍弃儒家传统上作
为主流之周代所确定之嫡长继承制度，而遵循殷商
盛行之兄终弟及继承制度。武成虽“舍周典循商
制”，名义上仍须承认“继立之义，理属储两”，亦即
说明高氏储位继承虽行兄终弟及( 商制) 之实，而
父死子继( 周典) 之合法性仍得到承认。以弟继兄
之皇帝，既然不能否认父子相继之合法性，自然需
要为其非常规之即位辩护和寻找支撑，而此时祖宗
或宗庙往往成为重要且冠冕堂皇之理由。③ 如《文
馆词林》卷六六八所载《北齐孝昭帝即位大赦诏》:

社稷事重，宗祀难旷，获畏尊亲之命，下

逼群公之请，辞不获免，遂践皇极。④

同书卷六六五《北齐孝昭帝郊祀恩降诏》:

圣考作配，尊极祇礼，致敬群祖，合食太

宫……获承宗庙，念谐灵物。⑤

及同书卷六六八《北齐武成帝即位改元大赦诏》:

爰命寡薄，入纂洪基。祇仰庙朝，当仁是
切。加以王公卿士，敦请逾至，虽以不德，大
命所钟。仍荷天休，遂应景祚。⑥

从上引诏书文字来看，承担宗庙奉祀之责、继承并
维持祖宗大业成为孝昭、武成继承帝位时重要甚
至是首要的依据，宗庙之于皇权传递与巩固的切

要性表露无遗。⑦

文宣、孝昭、武成三帝，虽然均是弟及之受益
者，但即位后私心无不愿意传位于子而改变兄终弟

及之帝位传承方式，此从三帝即位不久即建立太子

之举措上清晰反映出来:文宣于在位首年即天保元

年( 550) 立子高殷为太子，孝昭于在位首年即皇建
元年( 560) 立子高百年为太子，武成于即位第二年
即河清元年( 562) 立子高纬为太子。⑧ 但是，文宣
崩后太子高殷立而旋废，孝昭崩后太子高百年不得

继立而有所谓遗诏立弟高湛即武成帝之事⑨; 至武

成时，方以行内禅之手段初步实现帝位传子之企

图。《北史》卷八《齐本纪下·武成帝纪》:

( 河清四年夏四月) 太史奏，天文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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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唐·许敬宗编、罗国威整理:《日藏弘文本文馆词林校证》，北京: 中华书局，2001 年，第 344 页。
《日藏弘文本文馆词林校证》，第 345页。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载霍光与群臣联名上奏请废时已即帝位之昌邑王刘贺，其奏中云:“祖宗庙祠未举，为玺书

使使者持节，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园庙，称嗣子皇帝……宗庙重于君，陛下未见命高庙，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庙，子万姓，
当废。”霍光领衔群臣明确提出“宗庙重于君”，并成功废黜昌邑王。宗庙为重之观念，在汉以后相当流行，如《文馆词林》卷
六六八《东晋简文帝即位大赦诏》:“昔王室多故，穆哀早崩，皇胤夙零，神器无寄。东海王以母弟近属，入纂大统，嗣位累年，
昏闇乱常，人伦亏丧，大祸必及，则我祖宗之灵，靡知所托。”( 《日藏弘文本文馆词林校证》，第 334 页) 历代皇帝即位之时尤
其非正常即位时，多有从祖宗或宗庙寻求理论支撑者，此常见于皇帝即位大赦诏等诏赦中，无需多引。

《日藏弘文本文馆词林校证》，第 344 页。
《日藏弘文本文馆词林校证》，第 266 页。
《日藏弘文本文馆词林校证》，第 345 页。
梁满仓《魏晋南北朝皇家宗庙制度述论》文中论及两晋宗庙在皇位继承中“维系皇帝大宗”的国家政治意义，第

21 － 22 页。
参《北齐书》卷四《文宣纪》天保元年六月丁亥条、《北史》卷七《齐本纪中·孝昭帝纪》皇建元年十一月辛亥条、《北

史》卷八《齐本纪下·武成帝纪》河清元年正月条。
史载孝昭遗诏立武成，其中甚有疑窦，很可能遗诏系伪造，大概武成发动宫廷政变而得立，有关论述可参黄寿成:

《北齐高演高湛兄终弟及事考释》，《北大史学》第 15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其占当有易王。丙子，乃使太宰段韶兼太尉，
持节奉皇帝玺绶，传位于皇太子。大赦，改元
为天统元年……于是群公上尊号为太上皇
帝，军国大事，咸以奏闻。

《北史》卷四七《祖莹附子珽传》:

珽私于士开曰: “君之宠幸，振古无二。
宫车一日晚驾，欲何以克终?”士开因求策
焉。珽曰:“宜说主上云:襄、宣、昭帝子俱不
得立，今宜命皇太子早践大位，以定君臣。若
事成，中宫少主皆德君，此万全计也。君且微
说，令主上粗解，珽当自外表论之。”士开许
诺。因有慧星出，太史奏云除旧布新之征，珽
于是上书，言: “陛下虽为天子，未是极贵。
案《春秋·元命苞》云: ‘乙酉之岁，除旧革
政。’今年太岁乙酉，宜传位东宫，令君臣之
分早定，且以上应天道。”并上魏献文禅子故
事。帝从之……武成崩，后主忆之，就除海州
刺史…… ( 和士开) 与陆媪言于帝曰: “襄、
宣、昭三帝，其子皆不得立，令至尊独在帝位
者，实由祖孝徵。又有大功，宜重报之 ( 后
略) 。”帝从之。

武成欲改变文襄以来兄终弟及之局面而传皇位于
己子高纬，故纳祖珽“襄、宣、昭帝子俱不得立，今宜
命皇太子早践大位，以定君臣”之策，以河清四年
( 即后主天统元年，565) 四月壮年禅位之非常举动，
提前确定后主之皇帝名分与地位。但是，高氏兄终
弟及传统绵历数朝，武成一旦破之，自必遭到某些
势力尤其是皇族内部之强烈反对，因此武成除在现
实政治中采取内禅之强硬措施外，势必须有从制度
层面改变甚至推翻前朝政治传统或观念之举动，此
即下文将讨论之武成统治后期( 后主天统元年至天
统四年武成为太上皇时期) 北齐宗庙及与宗庙有关
的功臣配饗方面发生重要变化之背景。
天统元年武成内禅以后直至齐亡，北齐后期

宗庙建设情况不见载于史籍，有关宗庙之变迁，主
要从改高欢、高洋父子庙号及谥号体现出来。
《北史》卷七《齐本纪中·文宣纪》:

乾明元年二月丙申，葬于武宁陵，谥曰文

宣帝，庙号显祖……始祖珽以险薄多过，帝数
罪之，每谓为老贼。及武成时，珽被任遇，乃
说武成曰: “文宣甚暴，何得称文? 既非创
业，何得称祖? 若宣帝为祖，陛下万岁后将何

以称?”武成溺于珽说，天统初，有诏改谥景
烈，庙号威宗。武平初，赵彦深执政，又奏复
帝本谥，庙号显祖云。

同书卷八《齐本纪下·后主纪》:

( 天统元年十一月) 己丑，太上皇帝诏改

太祖献武皇帝为神武皇帝，庙号高祖。献明
皇后为武明皇后。其文宣谥号，委有司议定
……( 十二月) 庚午，有司奏改高祖文宣皇帝
为威宗景烈皇帝……( 武平元年十月) 己丑，
复改威宗景烈皇帝谥号为显祖文宣皇帝。

按，高洋庙号、谥号，周一良先生已有精确考证，并指
出:“乾明时谥文宣，庙号高祖; 天统初改谥景烈，庙
号威宗;武平时又复谥文宣，庙号显祖也。反映北齐
朝廷屡易皇帝，政治动荡，以致本纪之记载亦不能无
纰漏也。”①天统元年四月武成禅位后主，十一月即谋
划更改高洋庙、谥，十二月正式改庙号高祖为威宗、
改谥号文宣为景烈。高洋从“祖”降为“宗”，从“文”
改谥“景”，其目的在于贬抑高洋( 祖珽说武成之语对
此有明确阐释) ，意味着高洋在北齐宗庙系统内、在
高氏诸祖宗内地位之降低，同时也隐含了淡化甚至
取消高洋在高氏自高欢以后帝( 王) 位传承系统内之
正统地位。② 至此，高氏诸帝，唯武成之父神武庙号
得称“祖”，武成之兄文襄、文宣( 此时改为景烈)、孝
昭庙号均为“宗”( 世宗、威宗、肃宗) ，而将身后称
“祖”之尊荣预留于武成，武成一系在高氏皇统中之
突出地位得以凸显。
当然，武成更改其兄高洋庙、谥稍前，其父高欢

庙、谥也被更改，然其中并无贬义:“献武”改谥“神
武”，更加崇以美谥;历代开国或创业之主一般庙号
为“太祖”或“高祖”，二者并无明显高下轻重之别，
故“太祖”改为“高祖”，不过是迫使原本属于高洋
之“高祖”庙号不得不改。武成改高洋庙、谥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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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第 412页。
高洋为高澄至高湛先后代立之四兄弟中正式建立北齐政权的开国帝王，其地位自应高于其余三兄弟，从武成前期制定

叙父兄功德之鼓吹二十曲中除去叙父高欢者外之叙诸兄弟者以文宣最多，及所定祖庙乐舞辞亦以献诸高洋神室者文句最多，均
可窥见梗概。参《隋书》卷一四《音乐志中》有关北齐庙乐与鼓吹之记载。梁满仓先生谓“高纬想通过改祖宗谥号确定高祖、世
宗、世祖三庙不毁的格局，而把高洋从不毁之庙中废除”，大致不误，《魏晋南北朝皇家宗庙制度述论》，第 34页。



显然遭到反对，故天统四年武成崩后不久( 后主武
平初) 高洋庙、谥再改复为显祖文宣皇帝。
与天统元年十一月武成改动祖宗庙号、谥号

相呼应，与宗庙密切相关之功臣配饗之改易亦在
天统四年展开。①

功臣死后从祀皇室宗庙之所谓功臣配饗( 亦
称“配享”或“配食”) 制度，自先秦时代即已有之，
此后历代多有重视和实行②，其意义与功能如儒
者所言主要在于褒崇死者( 功臣) 、劝励生者( 嗣
臣) ③，但除此以外，往往在实际施行中具有更幽
微隐秘之政治意蕴，学者已有所论及。④ 北齐立
国虽短，亦有功臣配饗之举措，且前后大不相同，

盖其也牵涉高氏皇室内部围绕帝位继承所展开的
正统之争。
北齐功臣配饗，史书所载前后有三次。
( 一) 孝昭帝高演皇建元年( 560) 。《北史》

卷七《齐本纪中·孝昭帝纪》:

( 皇建元年十一月) 庚申，诏以故太师尉

景、故太师窦泰、故太师太原王娄昭、故太宰
章武王厍狄干、故太尉段荣、故太师万俟普、
故司徒蔡俊、故太师高乾、故司徒莫多娄贷
文、故太保刘贵、故太保封祖裔、故广州刺史
王怀十三人配饗太祖庙庭，故太师清河王岳、
故太宰安德王韩轨、故太宰扶风王可朱浑道
元、故太师高昂、故大司马刘丰、故太师万俟
受洛干、故太尉慕容绍宗十一人配饗世宗庙
庭，故太尉河东王潘相乐、故司空薛修义、故

太傅破六韩常三人配饗高祖庙庭。

又《北齐书》卷六《孝昭纪》原缺，后人以《北史》
卷七《齐本纪中·孝昭帝纪》补，故不具引，但文字
亦有一处小差异，即“十一人配饗世宗庙庭”之
“十一人”在《北齐书》中作“七人”。
( 二) 后主高纬天统三年( 567) 。《北史》卷

八《齐本纪下·后主纪》:

( 天统三年) 十二月己巳，太上皇帝诏以

故左丞相、赵郡王琛配饗神武庙廷。

( 三) 后主高纬天统四年( 568) 。《北史》卷
八《齐本纪下·后主纪》:

( 天统) 四年春正月壬子，诏以故清河王

岳、河东王潘相乐十人并配饗神武庙廷。

以上有关北齐功臣配饗之三次记载，后两次虽发
生于后主天统年间，但主其事者则是后主之父武
成帝高湛( 武成以天统元年禅位后主，至天统四
年十二月崩前仍以太上皇帝身份处理政务) 。
从皇建元年到天统四年，北齐功臣配饗发生

了一些易被忽视但却不容忽视之重要变化。皇建
元年，以众功臣分别配饗太祖神武帝高欢、世宗文
襄帝高澄、高祖文宣帝高洋。配饗神武之功臣为
尉景等十三人，但《北史》、《北齐书》所列只十二
人，盖漏列孙腾⑤; 配饗文襄之功臣人数，《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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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关于北齐功臣配饗，可参拙撰《北齐功臣配饗小考》( 《中国史研究》2014 年第 2 期) ，但该文仅论配饗且发表时
删节近半，故其内容调整扩充后收入本文。

《尚书·盘庚》:“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六，北京: 中华书局，2004 年，第
229页。《周礼·夏官·司勋》“凡有功者，铭书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勋诏之”条郑注:“生则书于王旌，以识其人与其功
也。死则于烝先王祭之……，般庚告其卿大夫曰‘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是也。今汉祭功臣于庙庭。”孙诒让:
《周礼正义》卷五七，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 2367 － 2368 页。《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青龙元年夏五月壬申诏祀
夏侯惇等于太祖庙庭条裴注:“《魏书》载诏曰:‘昔先王之礼，于功臣存则显其爵禄，没则祭于大烝，故汉氏功臣，祀于庙庭。
大魏元功之臣功勋优著，终始休明者，其皆依礼祀之。’于是以惇等配饗。”晋南北朝以下历代多行配饗之制，此不具引。

《孔丛子·论书》:“《书》曰: ‘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季桓子问曰: ‘此何谓也?’孔子曰: ‘古之王
者，臣有大功死则必祀之于庙，所以殊有绩、劝忠勤也。盘庚举其事以厉其世臣，故称焉。’”傅亚庶:《孔丛子校释》卷一，
中华书局，2011 年，第 19 页。《通典》卷五〇《礼典十·功臣配享》引魏高堂隆议曰:“使功臣配食于烝祭，所以尊崇其徳，
明其勋，以劝嗣臣也。”北京: 中华书局，1988 年，第 1408 页。
如凌郁之:《南宋高庙配享之争考实》，《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2011 年第 4 期; 赵克生:《试论明朝太庙的功臣

配享及其变动》，《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 年第 3 期; 袁良勇:《宋代功臣配享述论》，《史学月刊》2007 年第 5 期; 郑迪:《唐
代功臣配享制度初探》，《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11 年第 7 期; 王瑞来:《配享功臣: 盖棺未必论定》，《史学集刊》2011 年第
5 期。至于北齐功臣配饗问题，就笔者所见，目前尚无专门加以关注和讨论者。

《北史》卷七《齐本纪中》校勘记〔三八〕:“南、殿二本‘三’作‘二’，百衲、北、汲三本作‘三’。按上列人数虽止十
二，但本书卷五四《孙腾传》有‘皇建中配享神武庙庭’语，此处当脱孙腾，合计仍为十三。今从百衲本。”《北齐书》卷六
《孝昭纪》校勘记〔六〕:“南、北、殿三本‘十三’作‘十二’，三朝本、汲本、局本作‘十三’。按上列举配饗诸人止十二人，似
作‘十二’是。然本书卷一八《孙腾传》说他皇建中配饗高祖庙庭，是配饗应有孙腾，传本脱去，致与总数不符，南本遂改
‘十三’为‘十二’，不知误在脱文，不在总数。《北史》元本作‘十三’，也是南本臆改而殿本从之。今从三朝本。”



作“十一”，《北齐书》作“七”，而两书所列功臣皆
为清河王岳等七人，考皇建元年功臣配饗三帝之
记事，两书均具体开列功臣之名，并非列举一二人
后系以“等”字之省略书法，又“七”在古代板刻中
极易误分为“十一”，故可断定应从《北齐书》作
“七”为是①; 配饗文宣之功臣为潘相乐等三人。
天统三年增赵郡王琛配饗神武，而皇建元年所定
功臣分别配饗神武、文襄、文宣三帝之基本格局
未变。
至天统四年，北齐功臣配饗之制发生重大改

变，即“诏以故清河王岳、河东王潘相乐十人并配
饗神武庙廷”。按，皇建元年原以清河王岳等七
人配饗文襄、以河东王潘相乐等三人配饗文宣，所
以天统四年武成之诏乃是将原分别配饗文襄、文
宣二帝之十位功臣全部改为配饗神武，即剥夺文
襄、文宣享受功臣配饗之权利与地位; 功臣配饗，
固然系对功臣之褒崇，亦是对已故皇帝法统地位
之肯定，天统四年文襄、文宣不再享受功臣配饗，
则意味着武成将二帝排除在高齐皇位传承法统之
外。武成此种惊人之举，绝非心血来潮随意而为，
而是有史书未曾明言之深层背景，即与天统元年
改祖宗庙、谥相呼应，与高齐皇族内部正统之争有
关，并反映出高齐统治时期皇位传承中兄终弟及
与父死子继之深刻矛盾: 武成在行内禅传位后主
后，为进一步巩固后主帝位和论证父死子继皇位
传承模式之正当性，需要从国家典制层面削弱乃
至否认文襄、文宣、孝昭三帝在神武 －文襄 －文宣
－孝昭 －武成这一兄终弟及模式为主导之继承序
列中之地位与合法性，而以武成直承神武，进而构
建神武 －武成 －后主这一完全为父死子继模式之
继承序列，天统四年将原配饗文襄、文宣之十功臣
转而并配饗神武之诏令，正是为此而发。

三、结 论

北齐高氏统治时期，帝位传承存在着子继与

弟及之深刻矛盾，其宗庙变迁则反映着此种矛盾
之发展与变化并关涉皇权政治盛衰: 自文宣至武
成统治前期，北齐宗庙建设基本上保持了稳定与
延续性，表明高齐前期兄终弟及之继承方式尽管
不能从制度上得到公开承认或确认，但是从北齐
宗庙中诸兄弟并列、后继之弟对前朝之兄基本予
以承认和尊重来看，弟及观念在北齐统治阶层尤
其是高氏皇族内部被认可和在皇权传递中被践
行; 但是，随着武成统治后期企图改变高氏前期帝
位继承以兄终弟及为主之旧传统、确立帝位在武
成一系父死子继之新皇统，有关宗庙及功臣配饗
之变迁陆续发生。
武成后期围绕宗庙及与宗庙有关之配饗所进

行的系列举措，得以确保后主顺利承统继位; 然
而，武成构建新皇统之努力既以提升本宗地位、标
榜武成一系之正统地位为目的，在高氏统治前期
皇位继承以兄终弟及为主而非专主一宗之历史背
景下，必然遭到受抑制之其他皇族宗支( 尤其是
较年长之文襄、文宣诸子及武成诸弟) 强烈反对，
从而导致皇族内部严重分裂，宗室离心，各怀猜
忌，竞窥大位，骨肉相残之事愈演愈烈②，成为北
齐后主时期所谓“政由宦竖，衅结萧墙”③政治乱
局重要原因之一。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将营宫室，宗庙为
首”④。在古人观念中，已逝之祖宗与现世之皇帝
通过宗庙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皇权统治下，宗庙之
变迁往往有着隐秘而重要的背景并与现实政治密
切相关。本文关于北齐宗庙之讨论即是一个鲜活
的例证。

( 责任编辑:仲平)

72

姜望来 祖宗与正统: 北齐宗庙变迁与帝位传承

①

②

③
④

《北齐书》本条未出校勘记，显然校勘者以作“七”是。又《北史》卷七《齐本纪中》校勘记〔三九〕:“《北齐书》‘十
一’作‘七’。按上列只有七人，或‘十一’是‘七’字误分为二。但依前例，也可能是人名脱漏，今不改。”校勘者指出可能
“七”误为“十一”，惟不大肯定而已。又皇建元年清河王岳等七人配饗高澄、潘相乐等三人配饗高洋，与天统四年武成诏
清河王岳、潘相乐十人并配高欢之记载正可互相印证。

《北史》卷五二《齐宗室诸王下·广宁王孝珩传》:“齐王宪问孝珩齐亡所由……孝珩独叹曰:‘李穆叔言齐氏二十
八年，今果然矣。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诸父兄弟无一人得至四十者，命也。嗣君无独见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握
兵符，受庙算，展我心力耳。’”广宁王孝珩为文襄子，其所谓“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诸父兄弟无一人得至四十”，正是高齐
皇族内部激烈、残酷政争之鲜明反映; 其所谓“恨不得握兵符，受庙算，展我心力”，则可见宗室之受猜忌、排挤和对此种
状况之怨愤。高齐后期皇族政争问题牵涉甚广，拟另文探讨。
语见《北史》卷五二《齐宗室诸王下·安德王延宗传》所载后主武平七年安德王延宗于并州自立为帝时所下诏。
语出《宋书》卷五五《臧焘传》。


